
筑

梦

筑

梦
（（

油

画

油

画

））

张

雪

尧

张

雪

尧

作作

作
者
单
位

作
者
单
位
：：
中
铁
二
十
三
局
电
务
公
司

中
铁
二
十
三
局
电
务
公
司

E-mail:bszwb@crcc.cn 责编：袁 灿 美编：李天一 责校：王 侃2025年 8月 15日 星期五

44

□□ 钱钱 磊磊

高

温

下

的

高

温

下

的
﹃﹃
绣

花

匠

绣

花

匠
﹄﹄

□□
胡
安
江

胡
安
江

连日来，无锡持续高温，中铁十四局承建的锡宜城际 S2 线马山站施工
现场一片火热。焊工赵帅飞与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错峰施工，用汗水
和匠心“缝合”城市地下脉络，为打造“轨道上的无锡”加速冲刺。

马山站为锡宜 S2 线第 7 座车站，车站两端为单洞双线盾构区间，需为
盾构机始发提供场地和条件。其中，中铁十四局负责的穿湖段盾构区间，
单线长度 7.6 公里，是国内首条穿太湖大直径盾构隧道。目前，马山站地
连墙已完成 91幅，占比 73.3%，钻孔灌注桩完成 17.4%，正全力冲刺建设。

清晨 6 点，天刚蒙蒙亮，接受完班前教育，赵帅飞已穿戴好防护装备，
手中的焊枪迸发出刺眼的蓝光。在地连墙施工阶段，每天都有人均近千
个焊点等待他与工友们的“雕琢”。

“焊接不是简单的‘点一下’，而是要把钢筋牢牢‘咬’在一起。”赵帅飞
说，焊枪喷出高温火焰，炙热的火花四溅，他的护目镜上很快蒙上一层烟
尘。但他手上的动作丝毫未停，焊点一个接一个，精准而均匀。

六年的电焊经验，让赵帅飞对这份工作驾轻就熟。但即便如此，他依
然不敢有丝毫马虎。“地连墙是车站的‘骨架’，焊点不牢，整个工程的安全
都会受影响。”

夏季炎热天气更对焊接工艺提出考验。“钢筋的热浪加上天气的闷
热，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干完活衣服都能拧出水呢。”赵帅飞说话时，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滑落，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后背结出一层盐
霜，但手中的焊枪始终稳如磐石。

焊接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蹲跪在钢筋网格间，赵帅飞需保持
同一姿势数小时，手腕发力均匀，让焊痕如鱼鳞般均匀铺展。“你看这焊
缝，得像绣花一样细腻。”他指着一条完美的弧形焊疤，语气里透着自豪。

午休时，赵帅飞喜欢靠在钢筋笼附近，听风声穿过网格的嗡鸣。“焊得
好的笼子，声音清脆；要是哪里有虚焊，声音就发闷。”这份经验，是他多年
焊工生涯的积累。

去年冬天，他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处隐蔽的焊接缺陷，当即组织返
工，及时消除了隐患。“我们焊接的不只是钢筋，更是乘客未来的安全。”为
了确保质量，他和工友们严格执行“焊工自检、班组互检、质检专检”的制
度，确保每幅地连墙焊接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100%。

傍晚收工，赵帅飞常会站在已完成的地连墙旁，望着整齐排列的钢筋
笼，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等地铁通车那天，我要带着孩子来坐一趟，告
诉他：‘这站台的墙，爸爸焊过’。”

焊花飞舞中，赵帅飞和工友们用高温“缝合”城市的地下脉络。他们
的坚守，是高质量建设精品工程，助力锡宜 S2 线早日通车的坚强保障，更
是“精益求精、筑梦锡宜”的最好诠释。

未来，锡宜 S2 线将“两进两出”穿太湖水域，有效改善锡宜通勤距离
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锡宜“半小时通勤圈”，助
推无锡加速融入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快车道。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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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的不锈钢餐盘碰撞出叮当声，混着蒸
汽里飘来的米饭香，在漳汕高铁项目部的食堂
里蒸腾。我端着餐盘找空位时，目光被角落里
攒动的人影拽住——不是谁高声谈笑，而是一
张脸，准确说，是脸上横亘的印记。

那 道 印 记 像 条 浅 褐 色 的 河 ，从 额 头 淌 过
颧骨，在下巴处拐了个弯。印记以内的皮肤
泛着瓷白，是常年被安全帽带子遮挡的原色，
仿佛春天没被晒透的嫩芽；而印记之外，是被
南方七月的日头反复鞣制过的深褐，像浸透
了桐油的老木料，每一寸肌理都透着阳光的
重量。

“李哥，你这脸快成阴阳鱼了。”旁边有人
打趣，手里的筷子正夹着块红烧肉往嘴里送。
被称作李哥的人咧嘴笑，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
没洗干净的粉尘，他抬手抹了把脸，指尖划过
印记边缘，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转瞬又被皮
肤的温热晕开。“等这连续梁浇筑了，咱找个树
荫好好歇三天，保管晒均匀。”

我望着那道印记出神。它该是怎样被刻
下的？或许是清晨五点，当露水还挂在钢筋上
时，他们已把安全帽扣在头上，带子在太阳穴
勒出第一道红痕；正午十二点，日头正毒，钢筋
被晒得能煎鸡蛋，他们猫着腰检查钢筋间距，
帽檐挡不住斜射的阳光，带子边缘的皮肤便在
强光里滋滋冒油；直到暮色漫过脚手架，安全
帽摘下时，那道痕已从红转褐，像枚刚盖在皮
肤上的邮戳。

食堂外的阳光正烈，透过窗户在地面投下
方格状的光斑。我想起上午去工地看到的景
象：钢筋丛林里，白色安全帽像移动的果实，
在蒸腾的热气里沉浮。有人站在十几米高的
墩柱上检查钢筋预埋件，影子被拉得又细又

长，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有人蹲在桩基边测
量，白色安全帽下的脸被晒得发亮，汗珠顺着
下颌线坠进衣领，洇出深色的圆斑。

此刻这些身影都聚在食堂里，脸上或多或
少都带着类似的印记。有的在鼻梁处留着两
道平行的白痕，像未干的粉笔线；有的耳后有
道月牙形的浅印，是安全帽系带磨出的弧度。
他们大口扒着饭，咀嚼声里混着对施工进度的
讨论——“下午得把三角埔的桩基报检了”“72
号的混凝土强度得盯着点”，话语间带着水泥
和汗水的味道。

餐盘见底时，李哥起身去添饭，经过我身
边时，我瞥见他脖颈后也有圈浅白的印，像给
黝黑的脖颈套了个半旧的项圈。那是常年穿
高领工装留下的边界，把皮肤分成了明暗两
界，却在衣领磨不到的地方，任由阳光烙下更
深的印记。

暮色降临时，我走出食堂，看见他们扛着
工具往工地去。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那些脸
上的印记在余晖里泛着柔和的光。远处的桥
墩正在一寸寸长高，像座座沉默的碑，而这些
印记，或许就是碑石上最细密的纹路。

若 干 年 后 ，当 漳 汕 高 铁 的 首 列 列 车 驶 过
八闽大地，乘客透过车窗看见连绵的青山与
稻 田 时 ，不 会 有 人 知 道 ，某 座 桥 墩 的 混 凝 土
里 ，曾 凝 结 着 某 个 午 后 的 烈 日 ；某 段 铁 轨 的
螺 丝 上 ，曾 沾 着 某 双 手 的 汗 渍 ；更 不 会 有 人
记 得 ，一 群 被 阳 光 刻 下 印 记 的 人 ，曾 在 这
里 把 晨 光 熬 成 星 光 。

但那些印记会记得。它们藏在安全帽的
阴影里，浸在傍晚的凉风里，最终会随着铁轨
的延伸，变成大地深处最温暖的年轮。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海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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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苗苗于苗苗致 十 年 后 的 你致 十 年 后 的 你
嘿！漂亮的姑娘：

当杜尚别的热浪又一次漫过窗棂，当空调罢工，老风扇的喘
息声再次填满办公室的每个角落时，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午后，
我突然想给十年后的你写封信——不是那种精心包装的时光胶
囊，而是一封浸透着二十八岁真实温度的手写信，带着办公桌上
西瓜汁的甜腻、采购单上晕开的汗渍，还有我们共同熟悉的阳光
味道。

还记得综合部那些细碎却温暖的日子吗？记得为了给办事
处采购办公用品时，我们在四十摄氏度高温下几乎跑遍杜尚别
的大街小巷，只为找到性价比最高的硒鼓；记得打印机第 N 次卡
纸时，你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取出碎纸，额头的汗水滴在操作手
册上晕开的墨迹吗？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如今想来都是最珍
贵的回忆片段。

书架上那本蓝色笔记本还在吗？被汗水浸得卷边的扉页
上，还粘着几粒干瘪的西瓜籽。微黄的纸页间不仅记着市场大
妈教的塔吉克语菜名，还有密密麻麻的采购清单：7 月 15 日——
A4 纸 20 包，签字笔 50 支，墨盒 3 个；7 月 20 日——卫生纸 30 卷，
土豆 5 公斤……每一行数字背后，都是我们为维持办事处运转
付出的心血。记得那次大雨导致仓库漏水，我们紧急抢救食堂
菜品的身影吗？你的发梢滴着水，却在搬完最后一箱菜品后，对
着漏水的天花板突然笑出声——那笑容比清晨第一缕照进食堂
的阳光还要明朗。

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能从容地抚平眼角的细纹了？还记
得发现第一根白发时，你对着仓库玻璃窗做的鬼脸吗？那时的
阳光穿过你的睫毛，在脸颊投下羽毛般的阴影。如今这些皱纹
里，一定还住着当年那个为同事准备生日惊喜时，偷偷抿嘴笑的
姑娘。

十年后的你，是否已经学会欣赏这些琐碎中的美好？当指
尖划过整齐的文件夹时，是否还会记得当年那个推着眼镜、在文

件堆里较真的自己？是否还记得那些为节约成本而绞尽脑汁的
时光，那些筹备活动时画了又改的策划稿？这些看似平凡的瞬
间，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现在的你。

西墙那棵野杏树还在开花吗？它的枝干扭曲，挂着褪色的
塑料袋，像高原上历经风霜的经幡。可每年春天，它总能开出最
晶莹的花。后勤工作或许也是如此——最平凡的坚守里，藏着
最动人的绽放。

还记得那些专注工作的时刻吗？夜幕悄然降临，桌上的台
灯投下温柔的暖黄光晕，你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打，敲出一行
又一行思绪与成果。当最后一份文件归档完毕，你伸了个懒腰，
望向窗外的夜色，忽然明白：最珍贵的成长，就藏在这些日复一
日的坚持里。那些被咖啡晕染出浅黄痕迹的采购单，那些翻到卷
边的登记簿，都是你踏实走过的点点滴滴，是时间为你写下的温柔
脚注。

请别忘记感谢那些让你流泪的时刻。是它们让你明白，后
勤工作者的价值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张被汗渍染黄的采购
单里，在每一次为同事多盛一勺饭菜的关怀中。就像那台总出
故障的老打印机，它的每一次卡纸，都在教会我们生命的韧劲。

此刻的杜尚别，热浪正掀起透明的涟漪。不知你读信时，是
否也会被记忆里的阳光烫了指尖？请替我抱抱当年那个为节省
三块钱跟商贩磨嘴皮的姑娘，告诉她：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都
会在未来某天，长成让人安心的力量。

愿十年后的你，依然能为一朵野杏花驻足，依然会在清点物
资时哼起跑调的歌。如果偶尔觉得累了，就翻开那本蓝色笔记
本闻一闻——那年夏天的阳光与西瓜的甜香，永远封存在你我
共同的记忆里。

28岁的漂亮姑娘
于热浪翻涌的午后（书）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国际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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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格尔木的太阳，是专寻人脖颈处晒
的，分明是亮晃晃的，却也刺得人发疼。

接站时，站台上，人群里一位老人，张生林，
头发花白，面孔黝黑，皱纹深刻，却笑得眼睛眯
成了一条缝，他紧握着我们的手，声音微颤：“几
十年了，娘家人啊，娘家人！”

岁月如流水，滚烫的，抑或冰冷的，终于冲
刷出了眼前这重逢的滩涂。

我们此行是来配合央视拍摄，探寻铁十师六
十五年前建设雪水河隧道时在岩壁上的刻字。

张生林之外，还有袁武学教授，皆是铁十师
老兵，加上梅梓祥老师，三人年过花甲，再次并
肩于高原的风尘之中。

刻字的发现者是袁教授，2024 年组织铁十
师老兵重走青藏线时在隧道内发现后，第一时
间与梅老师进行了交流，之后专门对此事进行
了深度报道。

斑驳的刻痕虽历史久远，却是铁道兵历史
难以磨灭的印迹，也是丰富铁道兵精神内涵的
生动史料。于是，一行人从各地赶来，前往触摸
一块块昆仑刻痕。

次日 ，车子沿着京拉线向西南方向驶去 。
昆仑山庞大的身影横亘于前，沉默而威严，山麓
之下，便是此行的目的地——雪水河隧道。

隧 道 洞 口 ，如 同 大 地 上 一 个 被 遗 忘 的 伤
口。此隧道生于 1960 年，同年又匆匆被弃置，及
至 1975 年改线为干沟隧道。

这短促的生命之后，遂成了牧人羊群的临
时庇护所。洞口荒草萋萋，岩壁剥落，斑驳的石
色像是被风霜浸染了又晒干，时间于此处仿佛
凝固了，只余下苍凉与空旷。

我抚着隧道口粗粝冰冷的石头，洞壁深处
黑黢黢的，岁月已把隧道变成了风霜侵蚀的标
本。我小心地踏进去，里面阴凉异常，洞壁上的
凿痕犹在，仿佛昨日才凿下，又分明沉淀了半个
多世纪的尘埃。

那些当年被凿刻下的字迹，如今早已被风
雨侵蚀得模糊，然而却深深凿入石骨，也凿入了
时光的深处。

“人定胜天，赶英超美”，字迹粗犷，一撇一
捺都像要挣脱石头飞出去，它们曾经灼热滚烫
过，是那个年代向世界发出的倔强宣言。

然而不远处，另一些更深的凿痕却泄露出
更为隐秘而汹涌的内心：“水水水”“馍馍馍”“空
气”——这刻在石壁上的文字，竟是如此原始、
赤裸、直抵生命本相的渴望。

字迹横竖歪斜，被时间风干，却依然在石头
上无声地呐喊。

再走几步，又一行小字撞入眼帘：“儿子，爸
爸很想你”。字迹细弱，却刀刀见心。

那个“想”字，被磨蚀得几乎只剩下半边，仿
佛思念本身也快要被无边的荒凉吞噬殆尽。

还有“同志们坚持到底”“祖国万岁”……这
些字刻得深浅不一，手掌在石壁上缓缓移动，那
些字迹便一一苏醒。

它们不再只是刻在石头上的痕迹，而是当
年活生生的人，在无边的荒凉与饥饿中，以凿子
为笔，以石壁为纸，写下的带血的日记。

石头冰冷，然而字痕灼热，它们穿透了数十
年的寒霜，依然在黑暗里微微发烫。

这哪里是隧道？分明是时光的琥珀，封存
着人类最朴素的呼号与最坚韧的信念。

梅 老 师 拿 着 手 机 ，镜 头 在 洞 壁 上 缓 缓 移
动。高原的氧气薄得像纸，他的脸有些浮肿，嘴
唇微微发青，手指按着快门，竟有些抖。

他放下手机，喘着粗气，额头渗出的汗珠在
幽暗中闪着微光。他摆摆手，声音低沉：“不碍
事，拍下来，得拍下来。”

他的镜头，正努力打捞着那些沉没于时光
之海的晶莹碎片。

摄制组的年轻人 ，啃几口面包 ，灌几口凉
水，镜头始终追寻着老兵们的身影。

出了隧道，阳光刺目。袁教授指着远处隐
约可见的桥影：“看，雪水河大桥，离这儿不远。”

这位追寻铁道兵足迹多年的老人，眼中闪
着光。我们便上车，沿着坎坷崎岖的小路，颠簸
着向大桥驶去。

车子在坑洼的路上剧烈地摇晃，人坐在里
面，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移了位。大家彼此相顾
自嘲：“动感地带，专治结石！”于是笑声在车厢
里弥漫开来，颠簸之苦，竟被这苦中作乐的豁达
冲淡了几分。

半个多小时的剧烈摇晃之后，终于抵达。雪水
河大桥横跨于苍茫河谷之上，桥身静默，却自有千

钧之力，河水在桥下奔流不息，发出亘古的低吟。
袁教授激动地操作起无人机，眼睛紧盯着

屏幕上的画面，昆仑山、雪水河、钢铁之桥，在镜
头里构成壮阔的交响。

夕阳西下，返程的车轮再次碾压着坑洼的
“动感地带”。路过一座山丘，铁七师的老兵李
来所忽然指着窗外：“看，狮子山。”

暮色中的山峦，轮廓朦胧，确有几分雄狮踞
伏的姿态。

“昆仑山有俩狮子山呢”，他悠悠地说，“眼
前这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另外一座嘛……”他
顿了顿，望向车窗外更远处暮霭沉沉的群山，

“兴许在更远的地方，兴许……在传说里吧。”
车 子 默 默 前 行 ，暮 色 如 潮 水 般 淹 没 了 旷

野。我回头望去，狮子山那巨大的剪影，在昆仑
山苍茫的怀抱里，显得渺小却凝重。

一座实体的山，一座传说中的山——传说
中那座未曾抵达的狮子山，恰似我们心中尚待
征服的高度，抑或某种永远在路上、永远召唤着
跋涉者的精神。

传说中那座，也许正象征着铁道兵们“人定
胜天”的意志，虽然无形，却如同昆仑山的脊梁，
支撑着有形的山河大地。

伴随流淌的车辙，袁教授热切地讲述着散
在风中的一段段往事。而隧洞内那些沉默的字
迹，却在我的脑海中拔锚扬帆。

它们既非丰碑也非史册，只是在时间深处
投下的几颗石子，然而波纹却荡开了数十年。

风沙与时间，终将磨平山岩上的凿痕，如同
抚平大地上的褶皱。然而，那些刻字却如同昆
仑山的雪水，一旦从高处流下，便注定要渗入土
层，默默滋养着看不见的根系。

它们不会消失，只是化入泥土深处，成为后
来者行走其上的坚实——当年轻的手接过勘探
的图纸，当镜头再次对准荒原上的钢铁轨迹，那
洞壁上无声的“水”与“馍”，那一声穿越时空的

“儿子”，便会在新的血脉里重新奔流。
高原上，石头最懂得缄默，也最懂得铭记。

石头上的凿痕会变浅，而人心上的刻痕，却会在
每一次回望的抚摸中，变得愈发清晰深刻，成为
支撑后来者穿越荒寒、接续行走的隐形路基。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